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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瑞典］马悦然

我一九九〇年代初，在一个杂志上找到了曹乃谦的几篇很短的

短篇小说，题名为《温家窑风景》。我一看就发现他是一个很特殊的、

很值得翻译的作家。一九九三年我的瑞文译文发表在一本瑞典的文学

杂志上。我给我的老朋友李锐写信，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曹乃谦是谁？

李锐回答说他跟乃谦很熟，也告诉我，他是大同市的一个警察。

去年八月底，我有机会跟李锐和陈文芬到吕梁山去，在李锐“文

革”时期插队的山村邸家河住了难忘的几天。回到太原以后，我们跟

曹乃谦见面，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一顿饭。乃谦那时把《到黑夜

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交给我，一共三十篇。我已经把那三十

篇翻成瑞文，希望今年秋天会出版。

翻译过程中，我每天和曹乃谦通信，请他解释一些我不懂的方

言词语等等。他每每解释得非常清楚，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简直简不

能懂为什么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曹乃谦的作品。最后

一个句子容有山西北部方言的一个词语：“简直简”。这种加强语气的

词语常常出现在曹乃谦的语言里。他小说里的主人翁不会说“每天”，

一定说“日每日”。像李锐一样，曹乃谦很会模仿生活在贫穷山村里

农民的语言。两个作家小说中的对话里所运用的脏话与骂人话真是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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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吓人。什么“狗日的”、“日你妈”、“我要日死你千辈的祖宗”，跟

英语的“mother fucker”和“fuck you”一样普遍。其原因是很好懂的：

两个作家在“文革”时期都插队在山西的山村里。李锐在吕梁山的邸

家河，曹乃谦在山西北部的一个更穷的山村。

有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曹乃谦的语言太粗，脏话太多。其实，他是

一个单纯立身在农村里的作家，他的耳朵很灵便，他会把农民的语言

搬进他的小说里。我自己认为他的文学艺术成就非常高。我最大的希

望是曹乃谦的小说在台湾出版之后，大陆的出版界会发现他是当代最

优秀的中文作家之一。

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到底是一部短篇

小说集还是一部长篇小说？这个问题据我看无关紧要。曹乃谦的著作

跟李锐题名为《厚土》的短篇小说集差别相当大。曹乃谦书中所描写

的事件和情节相互关联得很紧，故事里头的人物和场景又相互交叉得

很紧。我自己觉得曹乃谦的著作在文体上比较像李锐的长篇小说《万

里无云》。

李锐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他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与

《万里无云》中所描写的农村生活方式，主要靠他在邸家河生活那几

年的记忆。山西省的地图上根本找不着曹乃谦的温家窑。像 Faulkner 

Yoknapatawpha（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温家窑只存

在于作家的想象里。可是那贫穷的山村的环境、生活方式、经济条件

和人物都是真的。

曹乃谦在他的一封信里说：“温家窑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是

有原型的，都是真实地存在过的。当然了，这些真实存在着的原型以

及他们的事，不一定都是发生在这个我给知青带队的北温窑村里……

反正，都是我们山西省雁北地区农村的人和事。我把他们集中在了‘温

家窑’。”

曹乃谦曾说：“中国作协主办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编辑室有

次来信问我说：‘你的创作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答复是：‘食

欲和性欲这两项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欲望，对于晋北地区的某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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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来说，曾经是一种何样的状态。我想告诉现今的人们和将来一百

年乃至一千年以后的人们，你们的有些同胞你们的有些祖先曾经是这

样活着的。’”这就是曹乃谦的使命。

已故的作家汪曾祺是曹乃谦的老朋友。在《跋》一文中汪曾祺说：

“曹乃谦曾问我说：我写东西常常自己激动得不行，这样好不好？我说：

要激动。但是，想的时候激动，写的时候要很冷静。曹乃谦做到了这

一点。他的小说看来不动声色，只是当一些平平常常事情叙述一回，

但是他是经过痛苦的思索的。他的小说贯串了一个痛苦的思想：无可

奈何。对这样的生活真是‘没办法’。曹乃谦说：问题是他们觉得这

样的生活很好，他们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可悲的。”曹乃谦冷静状态

之下藏着对那山村居民的真正的爱，对他们的艰苦命运的猛烈的憎恨。

温家窑离台湾的乡村或者离我瑞典家乡有几千光年的距离。虽然

如此，我深深地感觉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会计以外，都是

我的同胞们，都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个苍天之下。

温家窑容有三十户人家，一共不到两百个人。出现在曹乃谦的小

说里的有五十个人，男女，老小在内。山村的领导人物是一个爱虐待

村民、非常可恶的会计，一个比较宽大的队长和一个下乡的干部。另

一个权力较大的人物作者描写得真妙，“一个脸上的皱纹像耕过没耙

过的山坡儿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过没啃净的坟头草”的老头儿。那

个好像跟李锐小说里头的神树起一样作用的老头儿，代表中国可怕的

传统家长的社会。

小说里所叙述的事多半发生在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两年。在“文

革”恐怖的十年，人人最怕的是“群专”，就是“群众专政委员会”，

一个当时各级政府维护治安的组织。

出现在故事里头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可怜的年轻或者中年的光棍

儿。除了渴望吃饱以外，他们都渴望跟一个女人睡觉。真奇怪的是，

口里装满了脏话的光棍把“睡觉”说成“做那个啥”。但是那贫穷的

光棍儿哪儿去找买一个女人所需要的两千块钱呢？买不起女人的话，

就只有跟自己的妹妹，或者跟自己的母亲做那个啥。要是简直简没有



004

办法的话，就得找一个母羊来代替女人。光棍们的头头叫“下等兵”。

他年轻时候当过兵，见过世面，玩过妓院。这个人自认是他妈一条好

汉，什么事都办得了。他知道怎么样对付女性，也知道怎么去应付个

人的肉欲与渴望。下等兵早年在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当过伙头军，会做

菜。光棍们唯一的乐趣是隔上个一月两月的“打平花”。“打平花”的

意思是：我拿我家里有的，你拿你家里有的，然后大家在一起打牙祭。

家里平常有的只有莜面（一种燕麦的面粉）、山药蛋或者玉米。

山村里的生活非常苦，村民所分到的谷物只能保证他们不会饿

死。年底算工分分红的时候，每一个出劳动力的人所得的是九十到

一百块钱，够买煤油、盐和火柴等土地生产不了的用品。手电筒是村

里唯一一个近代化的事物。

村民常常饿肚子。他们肚子越饿，他们越梦想到吃八八六六

（八八是八个凉盘和八个热盘，六六当然是六个凉盘，六个热盘）。可

八八六六当然是永远吃不到的。那可怜的村民吃什么呢？平常吃的是

糊糊，那就是燕麦面或者玉米面做成的比糨糊还稀的粥。农民们也大

量地采野生的苦菜，煮半生后，腌泡在大瓮里，能吃一年。他们也常

常吃燕麦面做的面条（鱼鱼），里面加点斋斋苗儿（一种野生的韭菜）。

农民最喜欢的食物是用黄米做的油炸糕。可是每一个人一年才能分到

半斤油。如果全家是四个人，只能分到二斤油。那二斤油全家要吃一年，

他们怎么会舍得吃油炸糕呢？他们只有吃不用油炸的素糕。村里的光

棍们最喜欢吃的是油炸糕，最盼望的就是娶个女人。最需要满足的就

是这两种欲望。有一首要饭调说：“油炸糕，板鸡鸡，谁不说是好东西。”

板鸡鸡指妇女的生殖器。

曹乃谦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作家。他不回避一般大陆作家所不敢提

到的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乱伦。书中的头一篇的主人翁黑蛋只

花了一千块钱为自己的儿子买了一个女人。因为价钱很低，黑蛋就答

应让亲家每年把自己的老婆接回家去，用她一个月。黑蛋把亲家和女

人送走的时候，心里想：球，去哇去哇。人家少要一千块，就顶是把

个女子白给了咱儿。球，去哇去哇。横竖一年才一个月，中国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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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算话。黑蛋的口头禅是“中国人说话得算话”，那贫穷的村民有他

们自己的道德观。

第三篇的主人翁愣二因了性欲的压迫有时发疯了。他母亲就让她

丈夫到离村比较远的煤矿去跟他们的大儿子要钱。丈夫过了几天回家

的时候，愣二好了。像 Faulkner（注：福克纳）一样，曹乃谦的一个

特点是他让读者读出言外之意。

在中国大男人主义的农村里，妇女的地位很低，比毛驴稍微高一

点点。第二篇讲的是叫温孩的一个光棍儿总算是娶上了女人，全村的

人都很高兴。可是听房的人说：“啊呀，新娘不愿意脱裤子！”后来有

人说：“她也不愿意出地，也不愿意给丈夫做饭！”温孩不知道怎么办

才好，一个脸上的皱纹像耕过没耙过的山坡儿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

过没啃净的坟头草的人就说：“你去问问你妈。”温孩的妈说，非把那

女人好好地打一顿。好，温孩回家去，把女人打得脸上尽黑青。后来，

温孩女人就给温孩做饭了。再后来，温孩女人就远远地跟在温孩屁股

后面扛着锄出地了。那结婚日不愿意脱裤子的新娘后来又变成一个男

女平权主义者，找着一个爱她的情人。

村里男女之间也发生不求肉体之爱、比较浪漫的爱情。愣二最喜

欢的姑娘叫金兰。愣二明明知道他永远没有希望娶她，可是非去看她

不可。他去找她的时候，金兰光着脚板坐在炕上撕棉花。“‘你看，我

一看就知道你在撕棉花呢。’愣二说。金兰只顾撕她的棉花，不言语。‘金

兰，你撕棉花撕得可好看呢，我可好看你撕棉花呢。’愣二说。 ‘金兰，

我也可好看你的光脚板呢。你看你的光脚板儿可好看呢。你看，你看

你给压住了。’愣二说。”在这儿，曹乃谦又让读者读出言外之意。金

兰听愣二说，“我也可好看你的光脚板儿。”就有点害羞，用腿膝把光

脚板儿压住了，不让愣二看。

曹乃谦的著作里最值得佩服的角色都是妇女。其中给人最深刻印

象的是柱柱家的，一个正义感很强而且非常宽大，非常能干的妇女。

她给她丈夫柱柱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是二十来岁的光棍儿。

他们家里还有柱柱的弟弟二柱，一个快四十岁的光棍儿。他们虽然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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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笔钱想给二柱买个女人，可是总是没找着一个合适的对象。他们

终于决定“朋锅”，那就是每两个星期轮流跟柱柱家的睡在西房的坑

上“做那个啥”。这种安排不是很好吗？原来打算用来给二柱买女人

的钱，就用来盖了三间窑房，等老大买了女人以后让他住在那儿。可

是买女人就需要钱，需要钱就得在县里的砖瓦厂找工作，在那儿找工

作，就需要走后门儿，要走后门儿，就需要找下乡的干部老赵。老赵

是一个又善良又有办法的人，只要是柱柱家的意愿跟他“做那个啥”，

什么问题都会解决了。好，老赵给柱柱、二柱和老二玉茭在县里的砖

瓦厂找到工作。对老赵来说，这样的安排不是一举两得吗？性欲过度

的玉茭因为偷看女人上厕所，被“群专”抓了，被打一顿后，就赶回

家去。他忽然一天发现他妈和下乡的干部在东房的炕上做那个啥。他

气得发疯了，把下乡的干部赶出去，然后强奸他自己的妈。柱柱和二

柱从砖瓦厂赶回来之后，玉茭给抓住了。抓了以后，把他捆在一扇平

放的门板上，嘴里给实实地填进一些驴粪，然后把他放在新盖的窑房

里，把门锁了。第十天，柱柱叫了下等兵给玉茭洗身，给他穿上新的

衣服（我从这儿让曹乃谦自己把故事讲完）。

第十七天的头儿，柱柱家又热热闹闹大红火起来。这

天是大吉大庆的日子。这个大吉大庆的日子是给玉茭娶鬼

妻。鬼妻是玉茭的亲舅舅在他们村给花了三百块钱订下的。

鬼妻是个姑娘家，半年前因为不想嫁给一个人，从家偷跑

出来在西沟的歪脖子树上吊死的。为这事，温家窑的人很气

愤，说你们村人为啥跑我们的歪脖子树来上吊。要知道歪

脖子树是我们村的歪脖子树又不是你们村的歪脖子树。可

是这会儿看来，这事是闹对了，那女娃死对了地方。没死错。

当鬼妻的棺材从板板车上抬下来时，玉茭妈“哇”地放声

哭了。人们说你甭哭，玉茭妈玉茭妈你甭哭，大吉大庆的

日子你甭哭。玉茭妈这才不哭了。人们说玉茭想要个女人，

这下有了，这大庆的日子你该笑才对。玉茭妈的腮帮子动



007

了动，想装笑可笑不出，差点儿又要放开声哭。她赶快拿

上牙咬住下嘴唇。

我头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流眼泪了，感觉到玉茭妈很像古希腊

悲剧里头的一个女杰。我再读，觉得她真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曹乃谦是一个 minimalist writer（我不知道这个英文词该怎么样

译成中文：极微形式的作家？）他的著作中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

他会用不超过五百个字，把一个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家庭的灾难都写出

来。我觉得他的写作方式类似音乐的演奏。一个拉二胡的人要是把一

个音符拉走了，整个调子就完蛋了。其实，曹乃谦也是音乐家，他小

的时候学会吹口琴，后来也学会横笛、二胡、竖箫、三弦、管笙、唢

呐和扬琴。乃谦的音乐之才也表现在他著作中的对话，他会非常巧妙

地利用对话之间的沉默。

乃谦也很喜欢唱民歌，而且唱得非常好。去年九月初，李锐、蒋韵、

文芬和我在太原跟乃谦吃晚饭的时候，李锐和乃谦两个都给我们唱“要

饭调”。我记得乃谦唱的是这么两段：

“你在圪梁上我在沟，亲不上嘴嘴招招手。”

“红瓤西瓜撒白糖，不如妹妹的唾沫香。”

这些“要饭调”的那种天真、朴素的美感让我想到我很欣赏的南

北朝的《子夜歌》。

沈从文是五四运动以来我最钦佩的作家。我没有跟乃谦谈过沈从

文的作品。他既然很欣赏汪曾祺的小说，我相信他也会欣赏沈老的著

作。在我的散文集《另一种乡愁》里我把沈从文说成是“乡巴佬、作

家与学者”。而乃谦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我知道乃谦会同意我的这

个看法。

他在本书台湾版的《自序》里说：“我之所以关心这些饥渴的农民，

是因为我出生在农民的家庭。可以说我是半个农民。最起码我身上流

着有农民的血液，脑子里存在着农民的种种意识，行为中有许多农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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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惯。比如说，我不喜欢吃单炒菜，就喜欢大烩菜。我不好坐在写

字台前写字，就喜欢盘腿儿坐在床上扒在盖窝垛写。再比如，尽管我

住在楼房的中层，可每当室外下大雨，我总要不时抬头看看房顶是否

漏进了水，看看大雨里是否夹杂能把庄稼打坏的冷蛋。每次当我睡觉

铺床时，我总是轻手轻脚，怕把床头柜上的台灯让被子扇起的风给吹

灭。还有别的，还有别的。总之，我是个穿着警服的农民。”

二〇〇五年三月于斯德哥尔摩

（本文作者为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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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的风铃

前些日，陪着几位省城的客人去应县观光木塔。对我来说，这“去”

该叫做是“回”，因为我本来就是应县人。

应县木塔是俗称，它的大名叫释迦塔。始建于五代，完工于晋天

福二年。也就是说，在公元 936 年就已经完工，距今有一千零七十年。

路上我给客人们从造型艺术到建筑风格，从民间传说到神话故

事，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木塔的知识作了一番卖弄，还背诵了元、明、

清几位名流硕儒赞颂木塔的诗词给他们听。

有位客人问：“听说应县木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塔？”我说：“准确

的说法，在‘塔’的前边应该再加个‘木’字。但它究竟是不是世界

上最高的木塔，这我不敢断言。可我知道它有六十八米高。我姥姥村

离县城有四十二里，而我站在姥姥家的房顶上就能看见木塔。不仅能

看见，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木塔总共是多少层。”

“多少层？”

“明六暗四，共十层。暗是指，有四层是缩进去的。”

末了，又有位客人问我说：“木塔留给你最早的印象是什么？”我

稍加思索便告诉他：“是风铃。”

是的，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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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生地是应县的下马峪村，户口虽说是在不足一周岁时就迁

到了大同，但我在九岁之前不是在姥姥村就是在下马峪，基本是住在

农村。这期间少不了有农村到大同城之间的往返。因这两个村离应县

城都有四十多里，当时没有交通工具，进县城得靠两条腿步走。所以，

要作这样的往返，就得在应县城里打尖。为了省钱，我妈每次都领我

住在木塔脚下那家最便宜的客店，店钱只要三毛。

这家客店是坐北朝南的一间临街大房，一进门便是左右两条顺山

大炕。这个店不分性别，男女都可以住进来，左炕是男客，右炕是女

客。我是小孩，不打人数儿，就跟母亲住在女人炕上。当时的人们实

在是纯朴，也实在是敦厚，从没听说左右炕上的男女们有什么不该发

生的事情发生过。女的没撩逗过男的，男的没调戏过女的。要搁到这

会儿，就难说了。

天一擦黑，客人们各自把带来的干粮交给店掌柜，送到伙房上笼

馏热。掌柜的再给两边的炕各捧进一摞笨碗，再端进一只红瓦盆。瓦

盆里面是开水。客人们拿碗从盆里舀上半碗开水，就着吃自己的干粮。

这就算是一顿饭。讲究的耍排场的客人，再跟掌柜的捞碗凉粉。凉粉

我和二哥（中）、大哥（右）（背景是应县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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